Vision of God 神的異象 這是古代教會一個重要的神學課題，拉丁文叫visio dei beatifica（直譯是「有神之福」）；古時認為人末世（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）*的目標就是要看見神，這是一種有福的異象，故名。
義人至終的命運是要面對面看見神，這個思想的根源是在舊約（詩十七15），兩約間的猶太教也有提及（以斯拉四書七98）；新約正是從這裡取材的。整個思想可能是源自宮廷的情況，君王的音容是一般人不容易有機會接近的，但他的近身侍衛、僕役卻有這份特權（啟二十二3～4）。此外，今生對神那種間接、片斷和隱晦的知識，與將來的，也是我們企盼的那種直接、清晰的神的知識，也很不相同（林前十三12）。聖經特別強調要見神的面有道德的要求（太五8；來十二15；約壹三3）。最後，新約相信神的榮耀是在基督內顯明出來（約十四9；林後四6），這就使基督的再來成為末世彰顯神異象的媒介了（約壹三2）。
早期基督教在一個異教世界傳播，這世界也期盼得見神的異象，不過他們是以柏拉圖（Platonic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*的傳統（比較新柏拉圖主義）來表達這希望。這種思想對教父及中世紀神學均有影響，有些影響還是令人可惜的。聖經說的神之異象，是人與神的交通，這是一種頗人性化的關係；柏拉圖主義較重純理性及個別的了解，符合當代人對神祇的了解，又與個別人入迷（參神修神學，Mystic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22,Name=Mystical Theology}*）然後得道的預設有關，卻離開聖經頗遠。隨之而來的，就是希臘人把默想與行動分割；這種分割亦造成中世紀一種極化的現象，以為若要在默想中遇見神，就一定要從社會退下來；而另一端則是，要實踐對鄰舍的愛，就一定要全然投入社會。柏拉圖式的神之異象，亦有把道成肉身相對化的傾向。因為得見神既成為躲入修道院逃避世界的目的，是接受嚴格操練，以及神祕主義中一切屬乎柏拉圖之形式的核心，改教家及更正教神學對這種神的異象就不感興趣，有時還故意輕視它；但這樣一來，我們就漠視了新約末世論一個異常重要的希望，並且得不著中世紀神學及靈修文學中一些重要的亮光。
西方中世紀神學認為，神的異象是對神本體一種直接、直覺，和理性的認識，但東方教會則否認神的本體可以看得見〔參東正教神學（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91,Name=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}）*；靜坐派（Hesychasm{\LinkToBook:TopicID=559,Name=Hesychasm}）*；反圖像爭辯 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{\LinkToBook:TopicID=598,Name=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}）*〕。維恩會議（Council of Vienne, 1311～2）和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*均強調，人可以透過神創造的理性得見神的異象，這是義人死後神所賜的超然恩賜。教宗若望二十二世（Pope John XXII, 1316～34）對此事的意見引起了爭論，終於要由佛羅倫斯會議（Council of Florence, 1439）開會決定，認為神的異象是天上蒙救贖之人在大審判之前便已經得享的恩典。
從正面來說，神的異象一教義指出，神自己是人生命最終極的目標。有一天，蒙救贖的人要在天上親自認識祂，是全人投入的認識，無限地滿足人對美及真理的愛慕，這是人最關心又是喜樂的泉源。就如奧古斯丁說（《天主之城》，吳宗文譯，台灣商務，1971，XXII.29），神的異象不是要摒棄得救者及受造界的全體，而是包括在內；因為在新創造內，所有人和物均要反映出神的榮耀，而祂也要被所有人看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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